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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江西、江西人和江西文学

易闻晓

摘 要 江西曾经是国之要地、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尤其宋代以来，

江西人在科举、仕宦、辞章、学术、科技、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首要的贡献。江西文学莫与

比次，文士云兴，辞章霞蔚，大家辈出，百世流芳。尤以朝士半赣，多有位极人臣，仕望文章，

相得益彰。而且根于学问，溢为艺术，或经史为本，或心性所发，乃至百家学艺，亦兼才性辞

章。江西素号“文章节义之邦”，每当国家危难之际，江西士人总有舍生取义的铮铮表现，这

也反映倔强争胜的赣人气性，在文学创作上显示为精神相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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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江右”习惯上用作江西的代称，以与江左称衡，这比“江西”作为行政的称谓承载着更为深厚的

历史文化，后者在当代人心中，似乎没有特别的印象。相比长三角的繁华和珠三角的热闹，江西好像被

人忘记，在现代化的光影中黯然失色。但我们还是要唤起记忆，走向未来。

江右文学极盛，特出者如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等，论者继踵，著述充栋，一般读者

难以分享这样的成果，只需文学的熏陶。另一方面，则以江右文学之盛，学界的关注十分有限，许多未出

现在文学史教科书的作者和作品湮没不传。因此，整体呈现江西的文学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在全景式的

回视中，让人们了解历史上的江西和江西人，辉煌灿烂，英特卓杰，势将破除固有的偏见，乃至超出我们

的悬想，引发深沉的感慨。

一、腹心奥区与人物渊薮

作为江西人，我们总是对王勃《滕王阁序》的赞美心存感念，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几乎已被任

何一个地方用为标榜，实际上只属于江西。惟有“龙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陈蕃之榻”，才配这样的称

誉。曾经的江西，正以得天独厚的地域形胜成为物产的渊薮、人才的灵区。“襟三江而带五湖”，占尽天下

地利；“控蛮荆而引瓯越”，扼据东南户枢。是谓“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形成经久的繁盛，造就无数的髦

英。烟波浩渺的鄱阳湖连接滚滚东去的长江，滋润这片物产丰盈的沃土，十景匡庐，三清独秀，龙虎受

封，景德闻名，这些万众趋赴的名胜留下无数包括江西士人的历代题咏，但更为平常的是家山风月，田陌

潇霖，春明涨渌，秋晚醉醺，梨花院落，篱角黄昏，总是呈现江右的风情，触动敏感的诗心。而且我常执念

于江右的漫山翠竹，千载之下，赋心遇会，“其竹则筼筜箖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丛，苞笋抽节，

往往萦结，绿叶翠茎，冒霜停雪，橚矗森萃，蓊茸萧瑟，檀栾蝉蜎，玉润碧鲜”［1］（P86），惟以其物清逸隽秀，

非赖壤之肥腴、气之温润、风之灵动、水之晶莹，不克丛生于斯壤，而作凤引龙吟、春濑秋声，亦如江右多

产才俊，岂非秀毓钟灵！

距今约 5万年到 1.5万年前，这片古老的土地相继进入新旧石器的时代［2］（P8），到文明史的商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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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即已出现樟树、吴城等大型的城池。战国时赣西归楚，汉初置豫章郡，纳入帝国的统治。汉末三国纷

争，江西归吴，相传九江就是周瑜操练水军的所在。从东晋渡江到南朝都于江左，江西已“在腹心之内，

凭接扬、豫，藩屏所倚”［3］（P2208），遂为“国之南藩，要害之地”［3］（P2114）。“最晚从唐代中期以至清前期，

江西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基地和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2］（P33）。中唐诗人

白居易已谓“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4］（P974），也许令人难以置

信的是，作为今天“欠发达”的内陆省份，却在中古后期和整个近古的历史，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繁荣。

这是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赣人创造。从远古五帝到商周之世，再到战国楚人入赣、汉初齐民编

户及汉末中原移民，古越土著渐被同化；从永嘉之乱、中原陆沉再到安史之乱以迄宋金之战，北方居民递

相迁入，包括明代闽粤迁入和客家的形成，江西人口代蕃。于是发生明代“江西填湖广”［5］（P365）及云、

贵、川等地的大规模向外迁移，或逃役避乱，或朝廷强制，迁往湖湘最多，盖元末兵燹，其地人民荼毒，田

地荒芜。在云贵，则如明万历年间王士性以云南澜沧兵备副使巡视全省，见“抚人居十之五六”，乃谓“作

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6］（P80），入乡随俗，卒成土著。在中国移民的历史上，赣人的迁徙乃是

一次悲壮的大举征行。无数永成土著的移民后代，也许还能从世代口传或族谱记载约莫知道自己的身

世，崇山峻岭隔断了遥远的追缅，一口蛮腔已经没有赣音的孑遗，但与江西人邂逅之际，却仍存对于祖籍

的自豪。他们不仅理应分享江西的骄傲，而且在他乡逆旅也传播着江西的文化。他们理应被视为江右

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创造者，包括成为文士的后人。

自来习惯于以贫穷落后看待江西的人们，包括当今自嘲“会读书，会养猪”的我们自己，谅必感慨于

古人笔下的赣人形象。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说：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

之，闽、粤又次之。［7］（P76）

明成化间吉安彭华乃谓其乡“商贾负贩遍天下”［8］（P745），明末临川艾南英也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

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9］（卷9），清末官方的商事报告也说工商业以江西人为主①。现代也许只有温州

人能够做到的，却在数百年前，江西人早已做到。大批赣商的涌现促进了江西乃至整个南方经济的空前

繁荣，他们足迹所至，近在湖广、闽粤、江浙，远在云贵，以至中原与北方各省。遍布各地的江西会馆可以

为证，例如广州、佛山等地的“粤庄”就是吉安商人开设的贸易场所，贵州镇远则是江西先人留下的名胜

古城，在云南，至谓“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6］（P122）。

随着经济繁荣的是文教的昌盛，“人文”不仅显示人创造了文化，也表明文化陶染了人。从人猿揖别

到石斧磨缺，再到中原青铜黑铁传入，再到大规模垦山造田，稳定的农耕培养了文教的兴盛。当魏晋玄

学兴起，儒学式微之际，江西儒学却方兴未艾。从西晋鄱阳内史虞浦在郡内大兴学校、传授儒学，到东晋

豫章太守会稽孔冲以《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教授诸生，并范宣授业、范宁兴学，再到宋代理

学及明代江右王学之盛，乃至“家孔孟而人阳明”［6］（P79），江西卒成儒教首善之区。从东汉张道陵、东晋

葛洪淬土炼丹、许逊民间传道到刘宋天师道陆修静庐山修书以迄于今，江西自来就是道教传播的圣地。

从东晋慧远结社匡庐，到唐代禅宗遍布江右，天下释子，往来于江湖之间，赣地尤胜，开悟智慧，启发文

心，盖“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11］（P27）。当此之时，南昌马祖道一，奉新百丈怀海，高安大愚禅师

等，咸以宗师弘传南宗。我的家乡宜丰洞山就是著名的曹洞祖庭，黄檗寺则是临济宗门。而江西书院的

建立在文化教育上史尤为重要，中唐以来，遍布全省，整个古代中国莫出其右。据曹松叶先生研究，宋代

江西书院125所，占全国总数31%，元代59所，占全国26%，明代251所，占全国20%［12］（P490），实际上远

非此数，以刘锡涛先生的估计，宋代江西书院至少在264所以上，最为著名的有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及

① 《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湘人除农业外，工商则以客籍人 为多。而江西人之移殖者，尤蔓延于各属，几于无地无之。”［10］（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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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创办的象山书院等。鹅湖书院曾是著名的文化中心，朱、陆鹅湖之会，乃是中国儒学史上影响深

远的盛事。书院之兴极大地促进了江西理学和包括文学的人文传播以及科举的考绩，正是“家家生计只

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13］（P249），犹让我们遥想当时的盛况，而江右文学家大都进士出身，往往以仕显

文，政治地位促使文名的传扬和文学团体的形成。

其它省份罕有资格轻视江西士子的科举业绩，据彭适凡先生《江西通史·先秦卷》所列统计资料，自

隋唐至清代科举废除，江西共产进士10506人，占全国进士98689人的10.7%，其中宋代5145人，居全国

第二，明代3114名，为全国第三。全国状元总计494人，江西40人，占8.09%，居全国第五，宋明两代江西

状元共30人，居第二［2］（P34）。南宋饶州汪藻在《浮溪集》中不无自豪地说：

取高科、登显仕者，无世无之。［14］（P220）

自唐至清，江西人任宰相28人、副宰相62人［2］（P34）。其位望之高者，宋代如南昌陈恕与子执中、南城陈

彭年、新喻王钦若、德安夏竦、临川晏殊、永新刘沆、庐陵欧阳修、临川王安石与弟安礼、南丰曾布、临川吴

居厚、分宁徐俯、德兴张焘、弋阳陈康伯、清江萧燧、鄱阳洪适、庐陵周必大、永丰施师点、浮梁汪澈、余干

赵汝愚、豫章京镗、都昌江万里、分宁章鉴、乐平马廷鸾、南丰陈宗礼、庐陵文天祥等，都是位极宰臣或位

当副相。明则吉水解缙、胡广、泰和杨士奇、陈循、吉安陈文、安福彭时、铅山费宏、贵溪夏言、分宜严嵩、

南昌刘一燝共内阁首辅十人，仅少浙江一人，超过江苏九人，而且朝廷重要部门的江西官员极多，几于至

半，绝多科举进身、文章显名。杨万里《诚斋集》卷133说：

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

溢于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15］（P5149-5150）

欧阳修亦谓“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16］（P184），南宋福州人黄榦也钦叹“江西素号人物渊薮”［17］

（P353）。这自然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条件和历史的机缘，但最为根本的是江西人骨子里

崇尚读书的观念。洪迈《容斋随笔》卷五记饶州风俗云：

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

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

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

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18］（P682-683）

号为“饶州”的富饶是造就人才之盛的地利，而以“不文为咎”“不学为辱”却是江西父兄母妻共有的执着

观念，至今犹然，作为江西人，感同身受。在江西人眼中，一个读书人几天不摸书本，一定是不务正业。

江西人好学，不仅以“不文为咎”，在许多领域都是名人辈出，而率多能文，故以文学最盛。

二、朝士重臣与文学大家

仕流能文，多有骏誉，甚至成为名家，或精一学，亦多淹通，或有科场不遇，固亦含章抱学，都是士人

的功业，江西尤其如此。在大多数人，仕宦文章，相得益彰，或兼才学，文艺相通，尤以文学溥遍。仕进必

以能文，但能文未必仕进；擅文未必进学，然学问之富，往往发为文章。在历代江西各类名流中，多有文

辞传世，或为德望学艺所掩，亦见江右文学，显于仕进，根于学术，溢为技艺，一在向学使然。

江西朝臣而为文学大家者，如欧阳修为一代文宗，王安石七绝宋代第一，二人与南丰曾巩并列“唐宋

八大家”，晏殊并子几道称“大小晏”，三洪“俱擅词章之誉”［19］（P913），与“三苏”并称，洪适“以文学闻望”
［20］（P11564），弟洪迈为龙图阁学士，著《容斋随笔》，被推南宋说部之冠［21］，《夷坚志》“端足擅文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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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71）。周必大以文章受知孝宗，九流七略，靡不究通，“制命文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20］

（P11968），“岿然负一代重名，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外未有能及之者”［23］（P1）。王安礼为文“踔厉骏

发”［24］（P705），诗则旷达超迈，寄情高远。徐俯是黄庭坚的外甥，为江西诗派重要诗人，清谢启昆诗称“横

塘春绿满东湖，不肯因人作步趋”［25］（P316）。陈彭年是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吴居厚有诗文集百卷。京

镗与丰城刘德秀雅善作词。京镗有《松坡集》《松坡居士乐府》。刘德秀以宋宁宗开禧元年授端明殿学

士、签书枢密院事，有《默轩词》。施师点与王刚中并通经史。施文醇古，有文集。王刚中宋孝宗时官吏

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有《东溪集》。马廷鸾有《玩芳集》《木心集》，陈宗礼有《寄怀斐藁》

《曲辕散木集》，文天祥有《文山集》。

宋代宰相王钦若、夏竦并明代首辅皆有文名。解缙与杨慎、徐渭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明代首辅文

集，有《胡文穆集》（胡广）、《彭文宪公文集》《可斋杂记》（彭时）及陈循《芳洲集》、陈文《聚斋集》《澹轩文

稿》、费宏《鹅湖摘稿》《湖东集》、夏言《桂洲集》、严嵩《钤山堂集》等。宰执、首辅之外，宋则新喻刘奉世为

著名史学家刘敞之子，官拜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有《自省集》；洪皓为“三洪”之父，官至礼部尚书，富诗

文；庐陵胡铨为“南宋四名臣”之一，有《澹庵集》；玉山汪应辰官至吏部尚书，有《文定集》；南城包恢度宗

时召为刑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有《敝帚集》，也是文学批评家。元则南城程钜夫为世

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名臣，文雍容大雅，诗俊伟磊落；金溪危素官至礼部尚书，散文为元代大家，诗风

骨遒劲。明则吉水毛伯温官至兵部尚书，有《东塘诗集》；泰和欧阳德官至礼部尚书，有《欧阳南野集》。

清则新建曹秀先官至礼部尚书，雅善文学；宜黄黄爵滋为禁烟名臣，亦以诗文著称。乃至永丰刘绎在道

光十五年成为江西最后一名状元，任翰林院修撰，亦力主禁烟，晚年著述不辍，有《存吾春斋诗钞》，自谓

“平生进未尝有一日诡遇，退未尝有一日暇逸”［26］（P779），可以视为历代江西举子勤勉好学的最后总结。

若位不甚显而为文学大家者，自东晋陶渊明成为伟大诗人以来，代不乏人。北宋分宁（今修水）黄庭

坚为江西诗派领袖，与苏轼并号“苏黄”，创作和诗论引领一代风尚，影响久远；吉水杨万里为“南宋四大

家”之一；鄱阳姜夔以大词家为宋末张炎、清初浙派所尊；明代临川汤显祖则是伟大的戏剧家。他们并欧

阳修、王安石等，不仅是江右一流的名家，也是享誉世界的文豪。又宋代庐陵刘辰翁为著名词人，文则在

元初“突兀而起，一时气焰震耀远迩，乡人尊之，比于欧阳（修）”［27］（P368）；崇仁虞集则是元代中期文坛盟

主，与清江范梈、丰城揭傒斯等并称“元诗四大家”；清则宁都魏禧为国初散文三大家之一，铅山蒋士铨与

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亦以剧作闻声。其后临川乐钧、东乡吴嵩梁并负盛名。吴与黄景仁齐名，

又与龚自珍、魏源等并称，海外号为“诗佛”［28］（P13389-13390）。乐钧诗文名重一时，“诸体之文，靡不绮

丽”［29］（P5940），骈文与张惠言、李兆洛等并称“后八家”。萍乡文廷式为近代著名诗词家，义宁（今修水）

陈三立则是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

三、灿若繁星的文章才士

江西历史上尚有众多以文知名者，可以归于较为专务的“文士”一类。唐代如殷璠《河岳英灵集》所

选开元、天宝间最为杰出的诗人24家，江西南康綦毋潜、奉新刘昚虚、洪州王季友在焉，都是进士出身，王

季友更是江西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名状元。鄱阳吉中孚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与卢纶、钱起齐名；上高任

涛、袁州（今宜春）郑谷则是唐末“十哲”之二，卢肇、黄颇也是宜春人，分别为会昌三年状元、进士第三人。

信州吴武陵为翰林学士，高安幸南容为太常寺卿、国子监祭酒，并布衣豫章来鹏、鄱阳陈陶、永丰王贞白

等俱擅诗名，“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是陈陶的著名诗句。五代则有筠州（今高安）沈彬、

庐陵刘洞、夏宝松以及流传极盛的传奇《唐摭言》作者南昌王定保等。据《全唐诗》所载晚唐五代江西诗

人42家，“上升速度之快为全国之最，表现出一股不可遏止的迅猛势头，这预示着到两宋时期，江西文学

将迈进到全国文学的先进行列”［30］（P267）。

宋代江西文学岂止“先进”，自宋至明包括文学的中国历史，都不可缺少江西人的重头表演。根据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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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宁先生的统计，《全宋诗》中江西籍诗人占8.6%［31］，《全宋词》中的江西籍词人占12.46%，《两宋名贤小

集》江西籍文学家占 26.11%，《四库全书》江西籍作者别集占 20.75%［32］。除了欧、王、曾、徐、黄、杨、姜、

刘、汤并诸辅臣外，南宋清江彭龟年、泰和刘过、刘仙伦并以词名，刘过与刘克庄、刘辰翁合称“辛派三

刘”。又临川危稹诗文清新洁秀，有《巽斋集》；宁都曾原一与浙江黄岩戴复古结“江湖吟社”，海内宗之；

宋末庐陵邓剡诗格浑涵，有《中斋词》。而以乡党、诗派相与者，如曾巩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

敦号称“南丰七曾”。江西诗派中的江西人士，徐俯和“三洪”（刍、朋、洪）都是黄庭坚的外甥，还有临川谢

逸及其从弟谢薖、饶节、汪革“四才子”并建昌李彭、新建杨符。谢逸咏蝶三百首，人称“谢蝴蝶”；饶节出

家后法名如壁，张邦基《墨庄漫录》称其诗“佳句可喜，不愧前人”［33］（P70-71），陆游称为“近时僧中之冠”
［34］（P14）；李彭与苏轼、张耒等胜流酬唱，有《日涉园集》，吕居仁称其诗文富赡宏博［21］（P4013）。此外如北

宋中期新喻萧贯、分宁黄庠、南城王无咎等，并入《宋史·文苑传》，王无咎是曾巩的妹婿、王安石的学生。

北宋后期有新淦孔氏文仲、武仲、平仲兄弟等，南宋初期则遂川孙逢吉、清江徐梦莘、崇仁吴曾等，并有诗

名。吴曾诗“宏大奇伟，言高旨远，当与江西诸名公并称”［35］（P1510），尤以笔记《能改斋漫录》著名。又孝

宗时南昌石孝友为词人，以俚语入词，独具风格。

元代主要以文人知名的江西人士，如初期崇仁甘泳效林逋平生不娶，尤工于诗，东乡艾性夫与其叔

可叔、可翁为“临川三艾先生”，其后则有范梈门人新喻傅若金、安福周霆、吉水郭珏等。而乐平赵善庆、

饶州汪元亨、南昌刘时中、临江俞用等，则以散曲著称。刘时中《上高监司》最负盛名，揭露民生困苦、官

吏奸弊，触目惊心。赵善庆又著杂剧《教女兵》《村学堂》等。

明代江西以文名著称者益众。国初台阁体以三杨为主，主要成员大多为江西人，胡广、陈循在其内，

其余则金幼孜、梁绩、王英、王直、李时勉、周叙、曾棨、钱习礼等。台阁体之后的明代文坛也以金溪吴伯

宗、泰和刘崧、陈谟等江西诗派流衍为宗。同时新喻梁寅、胡行简、泰和梁兰、王沂、清江刘永之、吉安刘

于等一批江西文士活跃于诗坛。尽管明代中、晚期前后七子诗派以北方和江左人士为主，公安、竟陵诸

人都产湖北，江西人则埋头举业，但取得了傲人的科举业绩，而且产生了一批时文高手。汤显祖就是公

认的时文大家，其后临川艾南英更以时文领袖名扬天下，同乡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等人声气相应，并

称“江右四大家”，推崇唐宋，力抵王世贞、李攀龙等秦汉派，又与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互持不相下，至于

攘臂”［36］（P142）。在小说创作方面，则以庐陵李昌祺《剪灯馀话》、饶州邓志谟的神魔小说最为有名，邓志

谟的六篇争奇小说极饶异趣，古今罕见。其他笔记小说如南昌胡俨《胡氏杂说》、临川伍福《萃野纂闻》、

安福刘元卿《贤奕编》《应谐录》、泰和郭子章《黔类》、新淦朱孟震《河上楮谈》《汾上续谈》《浣水续谈》等，

都有一定影响。

清初则宁都魏禧与侯朝宗、汪琬为散文三大家，与兄祥、礼号曰“三魏”，又与彭士望、林时益、李腾

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并称“易堂九子”，治学为文，积理练识，以待致用。新建陈弘绪为明末清初文学

家、史学家、藏书家，工古文，晚明公安、竟陵之说盛行，文风颓废，他与同县徐世溥、万时华、曾尧臣等入

社豫章，提倡古文，振兴时文，有《石庄集》《陈士业全集》等。新建徐世溥长于古文辞，名噪三吴，兼工书

法，有《榆墩集选文》《榆墩集选诗》。清初江西文学家尚有南昌王猷定以及隐逸者流新建欧阳斌元、永新

贺贻孙、宜春张自烈等。王猷定为明末清初诗人和散文大家，书法名重一时。贺贻孙毕生著书不辍，有

《水田居文集》和诗话《诗筏》等。又南丰旅行家梁份少负奇气，亦工古文辞；临川汤储璠少慕宗贤汤显

祖，取“玉茗堂”号曰“茗孙”，诗为汪廷珍、林则徐所赏。

四、经史为本与心性所发

凡上文学已为大观，其中不少并以学术知名者，于学专精兼诣，或经史心性，或文字音训，或天文地

理，或音乐书画，乃至农工科技，历代江西人都有突出贡献，绝大多数并善文辞。而“文章”之为一学，自

汉扬雄已然，学有所通，相得益彰。或明理以开悟，或格物以炼识，或渊深以积气，或博综以广知，或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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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富，或通人事之理，或歌、乐、词相通，或诗、书、画为一，总之学之所趣，文之所发，穷理开物，感事会

心，恒以心之所触，物之所召，莫不钟灵于兹域，秀毓于斯土。其卓荦者，如欧阳修以一代文宗而堪称北

宋诸儒治学最广、贡献最大的学者，兼通经史金石、树艺谱牒，并书法亦佳。长子发“自书契以来，君臣世

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20］（P10382）。王安石托经变法，撰诸经“新义”，子雱幼负神智，

巧辨獐鹿，长训《诗》《书》《语》《孟》《老》《庄》，诗词殊有“乃翁思致”［37］（P133）。又庐陵段昌武撰《毛诗集

解》、萧楚撰《春秋辨疑》，德兴张根撰《吴园易解》等，并有诗文。

陈彭年、李觏、刘敞、刘颁、刘恕、王庭珪是北宋最为杰出的学者。刘恕史学最著，宜用领起一学之

述。陈彭年谙熟典章制度，精通音韵，主持重修《广韵》，而以辞藻被遇。南城李觏著《礼论》《易论》等，

“在北宋欧、苏、曾、王间，别成一家”［38］（P268），也是北宋重要诗人。新喻刘敞“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

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16］（P928-929），著《春秋传论》

等，欧阳修辄疑而请教。刘攽与兄敞齐名，也是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欧阳修称其“辞学优赡，履行修谨，

记问该博”［39］（P1715），协纂《资治通鉴》，著《经史新义》《东汉刊误》《彭城集》《中山诗话》等。安福王庭珪

著《易解》《论语讲义》并《泸词》《泸溪文集》等，杨万里谓“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

大”［15］（P3242），兼善书法。元明清之世，江西经学代不乏人，乃至晚清婺源王曜南著《礼书条考》《春秋绎

义》及《务本堂文集》等，与王士杰、杨希闵并称经学大师。新城杨希闵深于经学，雅善文辞，东渡台湾，主

讲海东书院，授经书及宋儒性理之学，启发岛域士子，学风为之一新，有《榕阴日课》《诗榷》《遐憩山房诗》

《痛钦词》及词学批评著作《词轨》等。

经学有小学类，为经籍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而金石虽在四库史部，但多考释文字，故可合而叙之。北

宋宰相夏竦以文学起家，“贵显凡四十年，天资好学，自经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无所不通，善为文章，

尤长偶俪之语……为诗巧丽”［40］（P982），著《声韵图》《古文四声韵》等。刘敞亦得先秦彝鼎数十，因以考

知夏、商、周三代典章制度，并欧阳修金石学著作《集古录》、王安石《字说》、南宋洪适《隶释》，下迄元代高

安周德清《中原音韵》、明末清初宜春张自烈《正字通》，可见江西小学一斑。周德清善音律，工散曲，是元

代著名的音韵学家和戏曲作家；张自烈又著《古今文辨》《四书五经辨》，有《诗集》《芑山文集》。此外则南

宋洪遵《泉志》收录五代以前中外历代钱币三百余种，今属文物学，但也因币存文。

南宋以后的经学往往出于理学阐释的需要。江右向称理学渊薮，北宋为始，南宋极盛，盖历靖康之

变，士大夫砥砺气节，江右为甚，纷纷死节，理学之讲节义，乃是江右士人品格的思想反映。周敦颐与婺

源朱熹、金溪陆九渊并为百世大儒，都是代表中国哲学的伟大思想家，亦饶辞章，周敦颐《爱莲说》至今脍

炙人口，朱子足为文学大家，诗论自成体系，影响后世至深。周敦颐是理学开山祖，本湖南道县人，但与

江西关系密切，语子“吾后世子孙遂为九江濂溪人”［41］。南宋则以朱熹、陆九渊为主，在江西境内形成以

抚州陆九韶、陆九龄、傅梦泉、傅子云、罗点、陆持之、包扬、包恢和吉州、临江刘靖之、刘清之、胡铨、谢谔、

周必大、杨万里、彭龟年、张洽、章颖、欧阳守道、文天祥及饶州、信州汪应辰、李璠、赵汝愚、陈景思、柴中

行、饶鲁、曹彦约、汤千、汤巾、唐中、谢枋得为主要成员的三大理学中心。诸人为学所主，或朱或陆，或兼

二氏，相与发扬光大，导源分宗，枝繁叶茂，多有诗文传世。其较著者，如杨万里为文学大家，周、彭、胡、

包、谢等亦称名家。谢枋得学通六经，淹贯百家，而文章奇绝，有《叠山集》传世。

元代理学仍然是江西的天下。程钜夫学尊程朱，以位望促成元廷科举开考并主程朱义理。崇仁吴

澄是元代杰出的理学家、经学家和教育家，经学直承朱子，融汇陆学本心，并弟子虞集、危素等，也是元代

最为杰出的文学家。丰城熊朋来宋亡后隐居传儒，是著名的经学家和音乐家，有《天慵文集》等。都昌陈

澔、吉安李廉、新喻梁寅长于治经，都以朱学为宗，兼采众长，澔擅《礼记》，寅号“梁五经”。而南丰刘壎、

贵溪陈苑则是元代陆学的代表，壎博学雄才，长于四六，也是文学批评家，著《水云村稿》《水云村泯

稿》等。

明则崇仁吴与弼为理学大儒，创“崇仁学派”，位列《明儒学案》第一，有《吴先生集》，文章取法欧、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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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派的江西著名学者尚有吴氏弟子金溪胡九韶、上饶娄谅、永丰罗伦 、余干胡居仁、胡氏弟子鄱阳余

佑、娄氏弟子永新夏尚朴等。今存《胡文敬公集》《胡敬斋先生诗集》、夏尚朴《东岩文集》《东岩诗集》等。

夏诗饶理趣，山水游记颇具特色。罗伦任翰林院修撰，为文有刚勍之气，诗作磊落不凡，有《一峰集》等。

泰和罗钦顺在明代中期是堪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江右大儒，以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对“气学”的创建、对

佛学的批判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富于诗作，有《整庵先生存稿》等。

崇仁学派为江右王学的传播光大奠定了基础。安福邹守益、刘文敏、刘邦采、王时槐、刘元卿、泰和

欧阳德、胡直、吉水罗洪先、邹元标、永丰聂豹、雩都何廷仁、黄弘纲、南城邓元锡及其他载入《明史》《明儒

学案》者，都在理论和实践上维护和发扬王学，使之得以不坠，王学遂以江右为宗，盖明假程朱理学而行

峻法，大臣文士多被其害，及中、晚思想放松，江右诸人乃是顺此潮流的时代精英。邹守益有《诗集》《东

廓文集》，王时槐有《友庆堂合稿》，何廷仁有《善山集》，黄弘纲有《洛村集》，聂豹有《双江集》。邹元标幼

负神童之誉，有诗二百首传世。又永丰何心隐承王学泰州学派，学与诸人不同。

清初则以魏禧等为首的“易堂九子”不仅以文学闻世，而且相与问学，总体上是以实学思想对道学空

谈心性展开批判，反映清代学术思想的实学转向。同时有南丰谢文洊及其弟子组成的“程山六君子”和

星子宋之盛、吴一圣等“髻山七隐”。临川李绂特立独行，不畏逆流，恪守陆王之学，在沉闷的清代乃是思

想自由的罕见坚持者，袁枚称其有“扬休山立”“千夫夺气”之慨［42］（P1725），梁启超叹为“奋身任艰巨”“屹

然作干城”，其“气象俊伟……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乃“陆王派之最后一人”
［43］（P58-59），典型地反映江西士人的刚正品格，其文直达肝膈，诗则才气凌厉。

史学是江西学术的又一大宗，宋元明清都有杰出贡献。北宋浔阳陶岳著《五代史补》，有《陶陵州集》

等。欧阳修同时则刘敞、刘颁为著，其后史学，则以刘恕为宗。恕“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

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应诏修《资治通鉴》，

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事，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即召为局

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20］（P13118-13119）。恕著《五代十国纪年》等，子羲仲助父成《通鉴外

记》，自著《通鉴问疑》等。刘敞子奉世则与父、叔共撰《三刘汉书标注》，且文辞雅赡。而神宗诏中书门下

谓“曾巩以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44］（P795），有《隆平集》，记太祖至英宗五朝史事。南宋则洪皓

使金被质，撰《松漠纪闻》，子适辑《唐登科记》等。又清江徐梦莘、弟得之、并得之长子筠、次子天麟皆诗

书起家，而以史学闻名。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等，得之著《左氏国记》并词集《西园鼓吹》等，筠著《汉官

考》等，天麟著《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等。尤其赵汝愚纂《宋名臣奏议》以进孝宗，自来为学所重。而庐

陵罗泌精习诗文，慨乎孔子“删书”断自唐尧，乃博采群书，叙录皇古之事，撰成《路史》，“路”义为大，即为

“大史”，虽不尽足据，但考索甚深，犹于姓氏源流言之颇详。元则马端临著《文献通考》，成为中国史学的

巨著。又富州（今丰城）揭傒斯为辽、金、宋三史总裁官，金溪危素、吉水解观亦预《宋史》纂务。

明代江西史学贡献尤巨。高安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诗文亦有影响，为文敦厚

有气，有《莲华房集》。明代若干史书受命集体编纂，大批江西官员主持或参与其事，出现了一个规模较

大的江西史学家群体。本朝历代实录之纂均由大学士领衔，翰林院、春坊官参与，明代前期江西人多充

其职，故自永乐修《太祖实录》至宣德修《太宗实录》《仁宗实录》、正统修《宣宗实录》以及成化修《英宗实

录》，都有大量江西官员预事。如《太祖实录》总裁官三人中，一为文渊阁大学士吉水胡广，一为国子监祭

酒南昌胡俨，十位纂修官中翰林院学士新淦金幼孜、泰和杨士奇、翰林侍读学士永丰曾棨、侍读泰和梁

潜、侍讲吉水邹缉、金溪王英、修撰泰和罗汝敬、刑部主事安福李时勉，并《太宗实录》总裁兵部尚书兼华

盖殿大学士泰和杨士奇，纂修官前八位曾棨、王英、泰和王直、吉水周述、安福李时勉、吉水钱习礼、泰和

余学夔、陈循，以及《英宗实录》两位总裁官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庐陵陈文、刑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安

福彭时，两位副总裁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永新刘定之、泰和吴节，都是江西人［45］（P427）。上述

诸人多以大学士本擅诗文，修史为其职事，不像当代文史分离，例如金幼孜著《北征录》《后北征录》《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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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集》等。特出者如曾棨永乐二年状元及第，有《西墅集》《巢睫集》，杨士奇称其文“如源泉浑厚，沛然奔

放，一泻千里……四方求者，无问贵贱，日集庭下，靡不酬应”［46］（P160）。下迄清代，犹有南昌尚镕博览群

书，落拓不羁，工诗文，著《史记辨证》《持雅堂文集》《三家诗话》等；萍乡李有棠著《辽史纪事本末》《金史

纪事本末》；永新龙文彬有《永怀堂诗钞》，所撰《明会要》，堪称巨制；陈寅恪更是近现代中国最为杰出的

历史学者，诗亦卓然名家。

五、百家学艺与才性辞章

历史上江西固以“文史哲”为盛，本省人士确实多禀灵心悟性，尤长性理文学，而如乾嘉吴、皖则以

“实学”见长，但江西人在经史等“实学”领域亦非见弱，而且在文献及天文、历法、地理乃至自然科学领

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上几部大型丛书的编纂，都少不了江西人的功劳。北宋王钦若与杨亿等

主修《册府元龟》，为“宋四大书”之一，夏竦亦预其事。元则虞集以副总裁主修《经世大典》，乃是本朝文

化的重要成就。尤其是明代吉水解缙首倡并主编《永乐大典》，被称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同县

曾棨为副总裁之一，泰和梁潜、余学夔等亦与力焉。

在天文历算方面，北宋宜黄应垕著《天象义府》《浑天左右全体星图》等，马端临称“其书考究精详，议

论新奇”［47］（P6091）；临川王安礼主持重修《灵台秘苑》，为我国现存第二份星表。南宋弋阳周执羔《历议》

《历书》《五星测验》及宜春欧阳之秀《律通》、庐陵胡铨《审律论》等，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其中王安

礼、胡铨文学成就最著。宋末元初则鄱阳赵友钦以宋宗室为道士，其人“极聪敏，天文、经纬、地理、数术

莫不精通”［48］（P106），是我国古代卓越的科学家，在天文学、数学和光学等方面具有突出成就，著《革象新

书》等。金溪吴伯宗是明朝开科的第一位状元，参与会修《大明日历》，以武英殿大学士奉命同译西域《回

回历》等书，且才思敏捷，有《荣进集》等。明末清初广昌揭暄则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天文学家、哲学家

和数学家，于诸子、诗赋、数术、天文、军事、岐黄无所不涉，撰《璇玑遗述》，独立提出天体自转理论，梅文

鼎称“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28］（P13944），同时方以智称为“生千古下，集千古智”［49］（P36）并“出于大西

诸儒之上”［49］（P1）的千古奇人，又著《揭子兵法》等，时人惊为“异人异书”［50］（P65）。又清上高傅九渊著

《有不为斋算学》，其人并光绪间南丰吴嘉善等，都是著名的算学家。

江西人在地理学也有卓越的成就，不少学者同时也是有名的文学家。北宋宜黄乐史以笃学博闻见

信于太宗，撰《太平寰宇记》，是继《元和郡县志》后又一部采摭繁富的历史地理学总志；欧阳修族孙庐陵

欧阳忞撰《舆地广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51］（P1）。元则临川朱

思本宋亡不仕，周游各地，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所至亦多诗文，有《贞一斋诗文稿》。南昌汪大渊两

度出海远航，归撰《岛夷志略》，张翥序称“非其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52］（P1），被译多种文字流传。

富州（今丰城）熊梦祥是位书画家，“以艺事入都，有声于公卿间”［53］（卷50），撰《析津志》，为最早介绍北京

历史地理的著作，文笔秀美，颇为流行。明则心学家罗洪先以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罢归专志心学，考图观

史，绘成《广舆图》，堪称与墨卡托同时代东方最伟大的地图学家，有《念庵集》。泰和郭子章是一位十分

博学多产的学者和文学家，任职中外，宦辙所至，随地著书，几于汗牛，尤其《郡县释名》为地名渊源解释

的集成之作，而且“能文章”［54］（P34）“于书无所不读”［55］（P18），堪称历史上最为博识的学者之一。吉水陈

诚永乐初以吏部主事升任员外郎，屡奉命随使西域，归撰《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名儒方孝孺称其

“端方雅重，好学有文章”［56］（P21），有《陈竹山文集》。

此外，在书法、音乐和经世、科技、医学等方面，江西也是人才辈出。不少文学家兼善书法，如欧阳

修、朱松、朱熹、陆九龄、谢谔、胡铨、姜夔、文天祥、解缙等及前文略述者，并庐陵周必大二兄必正等，都以

书法闻名，至如北宋黄庭坚为大书法家，五代钟陵（今进贤）董源、徐熙、明末清初南昌朱耷、宁都罗牧以

至现代陈衡恪、新余傅抱石则多是开宗立派的大画家。诗、书、画本自相通，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

可视为诗的视觉表现。而南宋姜夔以大词人雅善度曲，新建魏良辅则是明代杰出的戏曲音乐家，被称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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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之祖，并尊“曲圣”，所著《曲律》为论昆腔唱法及南北曲流派的重要著作。乃至瑞金陈炽为中国近代早

期维新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庸书》《续富国策》等。至如北宋泰和曾安止《禾谱》为中国第一部水

稻品种专著，苏轼贬惠州途经泰和获睹其书，作《秧马歌》相赠［57］（P4368）；饶州德兴布衣张潜撰《浸铜要

略》，其人天资聪颖，无书不窥，喜赋诗，工楷书，有诗集十卷。而明代贵溪徐贞明著《潞水客谈》，在水利

方面，清人乃谓“终明代良策无以逾此者”［58］（P1），“终明代名臣无有能及之者”［59］（P106）。当然江西也不

乏像“清初三大名医”之一新建喻嘉言那样的著名医学家，医术冠绝一时。明代奉新宋应星更是我国乃

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思想家，其《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就是这样一位毕生献身科学之士，却也雅善辞章，有《思怜诗》数十首传世。

六、文章节义的铮铮表现

江右素号“文章节义之邦”，文章、节义相与表里，乃是认识江右士民和文学的重要基点。周銮书先

生指出，“江西文化的精神，应该是刚正义烈”，“他们刚正义烈的思想作风，必然影响和反映到江西的文

风、士风，以至民风，尤其在朝代交替之际，江西的义烈之士特别众多，为国捐躯者难以数计”，究其原因，

“既是数千年小农经济所固有的坚毅、顽强的本性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表现，也是儒学尤其是理学在江西

特别兴旺发达的影响”［60］（P39）。从宋代忠烈直到现代革命志士，正如叶剑英元帅悼念方志敏诗云，“文

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片枫”［61］，是犹浩荡西江流未歇，沉泥染血迄今红，谱写了一曲慷慨壮烈的历

史悲歌。

在国家遭受耻辱和异族入主中原之际，无论朝野，江西人总是表现出刚正义烈的民族气节，大多数

人本以文学称名，正是“文章节义”的双重显现。北宋末临川聂昌以同知枢密院与耿南仲使金议割太原、

中山、河间三镇不让被杀，剜目碎之；乐平洪皓以礼部尚书使金被羁荒漠十五年，全节而归，高宗谓“忠贯

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20］（P11557-11562）；临川崔纵以试工部尚书遣使通问徽、钦二帝，大义责

金，被徙荒绝，握节以死；朱熹叔父、婺源朱弁请使金论辩被拘，自择墓地，欲毕命报国，善诗文，“为文慕

陆宣公，援笔精博，曲尽事理，诗学李义山，词气雍容”［20］（P11551-11553），有《聘游集》《南归诗文》《风月

堂诗话》等；胡铨上书乞斩秦桧、王伦，并玉山汪应辰、浮梁程禹、故丞相晏殊曾孙礼部侍郎临川晏复敦、

权吏部尚书德兴张焘都斥秦贼、力抵求和。汪应辰绍兴五年举进士第一，召为秘书省正字，以上书斥和

触秦被贬，遂请祠以归，寓居常山永年院，“蓬蒿满径，一室萧然，饘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处之裕如”［20］

（P11877）。崇仁布衣欧阳澈年少“善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少屈，而忧国闵时，出于天性”［20］（P13362-

13363），及高宗即位，徒步赴行在，伏阙上书，极诋和议并用事大臣，与太学生陈东一同被斩，震动朝野，

时许翰为尚书右丞，闻之失色，遂求自罢，为撰哀词，有《飘然集》行世。靖康之变中，清江李邈以河北西

路制置使守真定府城，吉水杨邦乂为建康府通判，南丰曾怘以温州通判待官缺，同县曾悟以进士为亳州

士曹，玉山郑骧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泰和曾如骥为宝庆通判，皆矢志不降，尽忠死节。曾如骥

遗《题考功印纸》绝笔诗云：

谨将节义二字，结果印纸一宗。了却神游何处，澄江明月清风。［62］（P40655）

一样的节义，在对蒙元的抗争中，大多数江西人都有生死的了却，一样留予西江明月、南国清风。伟大的

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庐陵人，以丞相应诏勤王起兵抗元，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响应者如宁都陈继

周所发赣州豪杰欧阳冠侯等二十三家，包括宁都陈蒲塘父子及连、谢、吴、唐、明、戴六姓民众与结溪峒

蛮，并方兴所召吉州永新、泰和诸姓豪杰，失败后天祥英勇就义，余部继续抗战，纷纷死事，仅永新一县

刘、颜、张、段、吴、龙、左、谭八姓刚烈弟子三千之众，被围山崖，相与投潭死［63］（P69-71）。都昌江万里以

左丞相偕子镐及左右家人十七口从容投水，弟户部尚书万顷偕子铎遭元兵破城肢解，子兵部尚书璆抗元

并死，幕僚刘辰翁义不仕元，门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邓剡举家响应文天祥起兵勤王，厓山蹈海未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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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作传，宣扬节义［64］（P16）。弋阳谢枋得于饶州聚邓、傅二社诸大族两千人起义抗元失败，妻儿女及

兄弟伯父悉死，卒无一降者，自己则在宋亡后拒征绝食而死。他如抚州进士陈元桂知临江军守城、南城

诸生吴楚材聚乡邻丁壮抗元，一样慷慨就义，相与表现江西士民的英勇节烈，天地为之低昂，人间永世

流芳！

在宋度宗咸淳二年，史馆检阅黄震尖锐地指出，当今之大弊，乃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21］

（P12992）。北宋灭亡前夕，建州简阳游酢也曾对徽宗论士风之坏，谓“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

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义”［65］（卷24）。宋亡，元廷征谢枋得，对曰江南无人才。但就在江

西，却有一批刚正节烈的义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盖理当如此，“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66］

（P2777），面对异族的屠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其最著者，则“南人无如天祥”［20］（P12539），恒以民族气

节，激励千秋万代。而胡铨在秦桧死后复官，朝中大臣十四人论事，主和者半，言不可和者，只有胡铨一

人［20］（P11585）。直到清代，龚自珍犹谓“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67］（P18），亦如孔尚任《桃花

扇》所写，两相对照，判若霄壤。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江西士民真如“田横五百人犹在”，总是挺身而

出，千载之下，想望其人风貌，犹且令人为之色变，慷慨悲歌。

江西士人秉承刚正节烈之气，在奸佞误国、异族入侵面前可以不顾安危，慷慨赴死，在国家大事上也

是“只知有是非”，坚毅前行，刚倔正直，无所畏惧，不趋厉害，不事逢迎。欧阳修积极支持范仲淹的庆历

新政，此前范与宰相吕夷简构怨被贬，谏官高若讷从而落井下石，欧阳修写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可见

刚直。王安石变革取进，朱熹谓“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20］（P10553）。周必大为

“庐陵四忠”之一，以刚直见信于孝宗，宁宗亲书“忠文耆德”予以褒扬［20］（P11971），清王夫之称其与杨万

里等“铮铮表见”［68］（P793），宋孝宗褒以万里“仁者之勇”。

时至明代，江西士大夫中更多涌现“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克己奉公、兴利除弊乃至舍生取义者……在

明代政局的所有动荡之时，总有江西士大夫挺身而出，代表社会舆论与传统道德，张扬正义，鞭挞邪恶”
［45］（P307），明代江西士大夫的气节，在解缙、杨士奇任内阁以前，即已酣畅展现。《明史》卷141赞曰：

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

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69］（P4029-

4030）

此四人者，除南直溧水齐泰、浙江海宁方孝孺二人外，就是翰林学士分宜黄子澄、御史大夫新淦练子宁，

共谋建文削藩，靖难之变后，并受极刑诛族，所著诗文亦以禁毁寡存，可见朱明之酷，极于历朝。而在“靖

难”之变后殉难的江西士大夫，尚有《国榷》所载朱棣入南京后第一批拒绝合作被杀京官19人中礼部侍郎

吉安黄魁、大理寺左少卿鄱阳胡闰，而第一批自杀殉节16人中则有翰林院修撰吉水王艮、监察御史永丰

魏冕、大理寺丞永丰邓瑾等，都以食禄死节［45］（P309），“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虽殒身湛族，百

折不回，洵为无惭名教者”［70］（P399）。及内阁首辅解缙以才高直言被惮，卒被沃雪冻死。铅山费宏曾抗

宁王不轨，宁王败后，与杨廷和、蒋冕、毛纪同心协赞，及廷和等去位，宏为首辅，其人和易，善揣帝意，又

好推毂后进，深受君主倚重、群臣敬信。宁王之乱是考见明代江西士大夫忠节的重要事件，当此之时，

“全面揭露朱宸濠的‘反状’，请求朝廷及早采取措施的是江西南昌士人、给事中熊浃”；朱宸濠起兵后，

“最先作出反应并领兵讨伐的是以南赣、汀、漳巡抚王守仁为首的江西官员，而支持者仍是江西士人”，盖

“吉安士人有科举入仕的传统，对背叛朝廷的人和事有同仇敌忾之心”，而讨宁的兵众也是在吉安组织的

地方武装［45］（P45）。每当历史的紧要关头，都会有江西士民忠节的突出表现。

七、倔强争胜的士民气性

江西人的刚正节烈出于只认是非、不知厉害的认真态度和执著精神。只要在事理上认准的事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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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道走到底，倔强而不退缩，特立而不趋附，认真而不苟且，不计得失，一往前行，这是江西人深于骨髓

血液里的普遍性格特征。或以砥砺自我，卒成大事；其过之者，或强非其人，不免罹祸。最典型的例子，

莫过于明代贵溪夏言以“好刚”屡遭构陷，卒以致败［71］（P77），成为明朝270余年间唯一以宰执蒙殊眷而

罹极法者。而其学问淹博，一时向慕，诗文宏整，词曲擅名，书法贞珉法锦，天下视若拱璧。做官刚正为

难，明代尤难，故忠义刚直，恒遭祸毒，令人畏怖。

但在宋代，则太祖遗训“不杀士大夫及言事官”［20］（P11700），虽或有例外，然开明远非历代所比，遑论

明清，尤其是“仁宗盛治”，国家太平，经济繁盛，名臣辈出。如欧阳修与范仲淹以触吕相被贬，但非置于

死地，而是贬而后用，后吕上言任范为龙图阁直学士，范乃当面致谢，又范仲淹以事致宋庠议斩，吕从杜

祁言，乃从轻发落［72］，每上疏，言多采纳，是皆仁宗明察。及驾崩，“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

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洛阳城中“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边远如剑

州普安知县行乱山中，“见汲水妇人，亦载白纸行哭”［73］（P16），甚至“契丹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主

也闻讯号恸，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为造衣冠冢［74］（P5），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73］

（P16）。“仁宗之称盛治”［75］（P77），宋朝优厚士人，确是历史的事实。欧阳修并王安石等为宋臣之与解缙、

夏言为明臣，都秉江右刚正之性，而一以终老旌节，一以死非其命。只是江西人刚正特立，并不逢时而

变，乃是生于斯土的气性和血脉基因的流传。北宋黄庭坚即已具有赣人自我的深切认知：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笔之民，

虽有辩者，不能自解免也。［76］（P296）

江西人的倔强争胜之在普通百姓，突出表现为“好讼”的民风，故谓“难治”。尤其是袁州（今宜春），即使

不以赣人自见，在作为杭州人的宋太宗端拱进士杨侃看来也是如此，盖“袁之于江南……地接湖湘，俗杂

吴楚，壤沃而利厚，人繁而讼多，自皇宋削吏权而责治术，天下之郡，吉称难治，而袁实次之……今袁之

民，既皆知法，是易治也，非难治也”［55］（P40-41），虽从治理别其难易，但赣人好争却是普遍的现象。俗谓

“筠袁赣吉，脑后插笔”［77］（P9937），筠州即今高安，属宜春市，而以“文章节义之邦”的吉安为甚，明代吉安

罗洪先即谓其乡“俗尚气节，君子重名，小人务讼”［64］（P37）。“务讼”和“尚气”，都是江西士民气性的表现，

诚如王阳明《重修文山祠记》所言：

吉士之以气节行义，先后炳耀，谓非闻公之风而兴不可也。然忠义之降，激而为气节；气

节之弊，流而为客气。其上焉者无所为而为，固公所谓成仁取义者矣；其次有所为矣，然犹其

气之近于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凭愤戾粗鄙之气，以行其妒嫉偏骜之私。士流于矫拂，民入

于健讼，人欲炽而天理灭，而犹自是以为气节，若是者容有之乎？［78］（P247）

“客气”谓言行虚骄，所谓“忠义”“气节”“客气”和“愤戾粗鄙之气”，都是禀于一气，吉安并江西士人以“以

气节行义”而或“流于矫拂”，细民“健讼”也是为争一气，至如南宋朱、陆之学的论战，乃至东晋陶渊明不

为五斗米折腰，都是江西士民品格气性的典型表现。历史上赣人“务讼”而多讼师，绍兴则多师爷，前者

的内在精神是气节，后者则是投机，鲜明地“反映出这两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不同文化精神”［45］

（P491）。然而在江西经济已经落后的当今，反思之所以落后的自身原因，则赣人之尚气节，也是禀性刻

励的表现。在王士性《广志绎》中，似乎可以看到现代江西人的影子：

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

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粟几多，解囊中装糴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囷廪，则床头瓶罂无

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盖忧生务本，俗之至

美。［6］（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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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江西之地孕育了“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也有朱权和他的《太和正音谱》，更产出了伟大戏剧家汤

显祖，但终未形成江浙那样的消费风尚，或以赣人克励俭啬使然，也是现代以来江西退落繁荣的深刻原

因。《江西通史·明代卷》撰者方志远、谢宏维先生论曰：

苏杭号为“人间天堂”，岂止是富人的天堂，也为穷人准备了无数的就业岗位和致富机遇。

富人的财富固然是由穷人创造，但没有富人的消费，便没有穷人的生计。［45］（P10）

身为现代江西的学者，他们深知本省历史“俗之至美”的局限，也有江西士民性格的深刻反省，适可指向

历史上的典型案例：

雍正间，朱文端公轼以醇儒巡抚浙江，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

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是以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弛担闭门，默默不得意。

迨文端去后，李敏达公卫莅杭，不禁妓女，不擒樗蒱，不废茶坊酒肆……公虽受知于文端，而为

政不相师友，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细民益颂祷焉。人谓文端是儒者学问，所谓“齐之以

礼”，敏达是英雄作为，所谓“敏则有功”也。［79］（P25）

以其地其人视之，则瑞州（今高安）朱轼反映了江西人的理想精神和认真执著，江苏李卫则显得宽松无

为，亦如李广与程不识将兵，宽严迥异，但如方、谢出于本省经济发展角度的历史反思，确实发人深省。

只是在当代经济发展的同时，勤俭简朴的“美德”似乎仍有必要，更为深刻的是在于一种延绵不绝的民族

精神，乃是中华民族发展前行的坚强动力。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面对世界的竞争，不能没有这种精神，

不能没有深层忧患所表现的“愁苦”之色。大者经国猷业，小者家室营生，“勤事”而“检厉”才有可持续的

发展。在历史上的江西人，最典型者莫如《世说新语·政事第三》所述东晋鄱阳陶侃“性检厉，勤于事”，珍

惜竹头木屑［80］（P179），庐江太守张夔尝召为督邮，夔妻有疾，侃以“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

母之疾而不尽心乎”，独往雪中迎医于数百里，众服其义。无事则朝暮运甓斋内外，谓“吾方致力中原，过

尔优逸，恐不堪事”，诸参佐或有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与蒱博之具，悉投于江［3］（P1773-1774）。北宋

郑侠谓“陶侃惜分阴，仲尼犹不及”［81］（P9），以其对东晋王朝的忠心和平定诸乱的赫赫战功，苏轼称其“忠

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82］（P488），诚不为过。陶侃善书，明初陶宗仪称其“雄毅明悟，书法肌骨闲媚

……笔翰如流”［83］（P70），有文集二卷已佚，《全晋文》收录其赋、表、疏、书十余篇，不输时辈，倘非事功所

掩，也足以文士称名。其文脉所传，则曾孙陶渊明就是江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伟大诗人，而其不为五斗

米折腰，并东汉丰城徐稚隐居不仕、不与当政合作的高风，乃是节义的另一表现。徐稚字孺子，即《滕王

阁序》“徐孺下陈蕃之榻”所云，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琼死，乃负糗徒步往祭，哭毕而去，不报姓名，世称

“南州高士”［84］（P1748），表其节义。

江右节义在文学的表现乃是一种共性，不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分析的趋同性，而是作者气性

的深层相通和戛戛独造，在江西文学体现为历史的普遍性。从陶渊明的隐居不仕，到欧阳修对宋初文风

的扭转、王安石睥睨千古的卓绝议论，再到黄庭坚以“苏门四学士”自开江西诗派而倡导艰涩拗折的造语

格致，再到朱子所到之处的理学论辩及其论诗和创作的高处着眼、姜夔独辟蹊径的清空冷峭，直到陈寅

恪“独立之精神”，在我们眼前似乎浮现出一个个江西人的形象，或如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目空尘嚣、

黄庭坚“青眼聊因美酒横”［85］（P1144）的傲然不屑，或如姜白石貌不胜衣、陈寅恪瘦骨嶙峋，或如曾巩古文

书写的荦确端稳、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的偏至独察，或如晏几道之于相思的切骨刻写，汤显祖对于

“至情”的极度张扬，无不显示江右文学基于倔强气性的独特追求。不是眉山苏轼的冲口平和、高邮秦观

的伤心欲绝，也不是明代七子派的正大浑融、湖北公安派的调笑自适，而是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一种迥然

不同的精神风貌，表明江右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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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文学不仅显示为历代作家的独创性，而且总是引领“天下”的文风。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

的领袖，他的创作既是个体的，也开启了时代的风格，占尽了百世的风骚。王安石亦以诗文尤其七绝擅

名，并以宰执行政影响文风，在野的文人创作很难发生这样的作用。而黄庭坚及“江西诗派”对于其后的

宋诗创作和理论的影响更是深入诗法讲求的各个层面乃至字句之表，宋以降唐宋之争，于宋实惟尊黄，

迄清道、咸“宋诗派”犹然。至于明代汤显祖的戏曲文学创作，则突出反映了中晚明以来崇尚性灵的“思

想解放”潮流。凡此都是文学史的重要内容，然有隐而不彰、略而不详者，例如明代台阁体与时文极盛，

也以江右主盟。在其所处时代的文坛，江西人往往占据主导的地位，获得帝王的褒扬和士人的追捧，享

受了当时的荣声，这是他们时代的文学，无与现代的评价。

在“地域文学”或“文学地理学”盛行的今天，江西文学尤可为学者提供太多的选题，不仅整个江西文

学，而且在江西文学的体系中，尚可分为多层级的文学区域和团体，例如庐陵、饶州、信州、鄱阳、筠州、豫

章等等，都以杰出作家群体形成地域或家族的文学传统。然而既往的历史与当代的研究并不对等，也许

由于江西文学及其地域、团体、流派多半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反而难以纳入“地方主义”的视域。对于

江西文学，不是我们的研究有待加强，而是尚且缺乏基本的认识，不仅学界为然。唤起人们的认识，即为

本文之作由，期于人们认识历史上的江西、江西人和江西文学，并不是晚近以后的寂寂无闻。曾经的荣

耀不是过眼烟云，而是再度辉煌的想望，必将实现于将来，重焕锦绣的辞章。

参考文献
[1] 文选 .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彭适凡 .江西通史·先秦卷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3] 晋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谢思炜 .白居易文集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魏源全集:第12册 .长沙:岳麓书社，2004.

[6] 王士性 .广志绎 .北京:中华书局，1981.

[7] 张瀚 .松窗梦语 .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安福县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9] 艾南英 .天傭子集 .光绪五年重刊本 .

[10] 湖南调查局 .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 . 劳柏林校点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

[11] 严羽 .沧浪诗话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2] 曾大兴 .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13] 聂安福 .韦庄集笺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 汪藻 .浮溪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15] 辛更儒 .杨万里集笺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

[16] 洪本健 .欧阳修诗文集笺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7] 黄榦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北京图书馆 .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18] 洪迈 .容斋随笔 .北京:中华书局，2005.

[19] 蒋一葵 .尧山堂外记 .北京:中华书局，2019.

[20] 宋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7.

[21]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2] 钱仲联 .剑南诗稿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3] 周必大 .文忠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24] 楼钥 .攻媿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25]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2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6] 龚希健，丁功谊 . 存吾春斋诗钞笺注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27] 吴澄 .刘尚友文集序//全元文:第14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5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6 期

[28] 清史稿 .北京:中华书局，1977.

[29] 清史列传 .北京:中华书局，1987.

[30] 陈金凤 .江西通史·隋唐五代卷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31] 夏汉宁 .试论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贡献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江西社会科学，2009，(9).

[32] 夏汉宁 .地理环境视域下的江西文学 .文史知识，2008，(11).

[33] 张邦基 .墨庄漫录 .北京:中华书局，1985.

[34] 陆游 .老学庵笔记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35] 刘玉瓒,饶昌胤 .抚州府志//清代孤本方志选:第16册 .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2001.

[36] 陈水云，陈晓红 .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7] 刘克庄 .后村诗话 .北京:中华书局，1983.

[38] 王士禛 .带经堂诗话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9] 欧阳修全集 .北京:中华书局，2001.

[40] 孙猛 .郡斋读书志校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1] 吴圣林 .江西九江市发现周敦颐母亲郑氏迁葬墓志 .南方文物，1993，(1).

[42] 袁枚 .小仓山房诗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3]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4] 曾巩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4.

[45] 方志远，谢宏维 .江西通史·明代卷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46] 杨士奇 .东里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47]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北京:中华书局，2011.

[48] 道书全集 .北京:中国书店，1990.

[49] 揭暄 .璇玑遗述//刻鹄斋丛书，清光绪本 .

[50] 广昌县志 .清同治六年刻本 .

[51] 欧阳忞 .舆地广记//士礼居丛书,清影宋刻本 .

[52] 苏继庼 .岛夷志略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1981.

[53] 叶舟，陈弘绪 .南昌郡乘 .清康熙二年刻本 .

[54] 万斯同 .明史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5] 曾国藩，刘坤一 .江西通志 .清光绪七年刻本 .

[56] 陈竹山先生文集 .清雍正七年刻本 .

[57] 马德富、周裕锴 .苏轼全集校注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58] 徐贞明 .潞水客谈//粤雅堂丛书，南海伍氏光绪十一年本 .

[59] 赵一清 .东潜文稿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0] 周銮书 .江西历史文化的遗存和弘扬 .江西方志，2005，(3).

[61] 刘明钢，金敏求 .董必武诗作《读逸民诗草》背后的故事 . 光明日报，2011-01-13.

[62] 全宋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3] 许怀林 .江西通史·南宋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64] 定祥，刘绎 .吉安府志 .清光绪元年刊本 .

[65] 赵汝愚 .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存 .明弘治三年锡山华燧会通馆刻本 .

[66] 宋史全文 .北京:中华书局，2016.

[67] 龚定盦全集 .上海:上海世界书局，1935.

[68] 王夫之 .读通鉴论 .北京:中华书局，2013.

[69] 明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4.

[70] 佚名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6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71] 蔡东藩 .明史演义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1.

[72] 司马光 .涑水记闻 .北京:中华书局，1989.

[73] 邵伯温 .邵氏闻见录 .北京:中华书局，1983.

··56



易闻晓：历史上的江西、江西人和江西文学

[74] 邵博 .邵氏闻见后录 .北京:中华书局，1983.

[75] 王夫之 .宋论 .北京:中华书局，1964.

[76] 黄庭坚全集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77] 全唐诗 .北京:中华书局，1980.

[78] 王阳明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9] 钱泳 .履园丛话 .北京:中华书局，1979.

[80]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证 .北京:中华书局，1983.

[81] 郑侠 .西塘文集 .明万历三十七年叶向高刻本 .

[82] 滕珙 .经济文衡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4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

[83] 陶宗仪 .书史会要 .上海:上海书店，1984.

[84] 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65.

[85] 任渊，刘尚荣 .黄庭坚诗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3.

Jiangxi, Jiangxi People and the Literature of Jiangxi in Chinese History

Yi Wenxiao（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Jiangxi was once a national political, military,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as well as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regions in China. Since the Song Dynasty, Jiangxi people have made a great contribu‐

tion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imperial examinations, being officials, literature, academy, science and technolo‐

gy, art, and so on. Furthermore, the literature of Jiangxi was unprecedented, with eminent literati and epideic‐

tic masterpieces, which was home to a wealth of immortal masters. Imperial officials from Jiangxi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officials in the imperial court with several dignitaries, being officials and being lite‐

rati highlighted each other. Many people in Jiangxi learned art and created profound works, being rooted in

knowledge while evolving into art, and being rooted in classics and history while developing from disposi‐

tion,. Jiangxi was always called the State of Integrity since the literati of Jiangxi sacrificed their life for righ‐

teousness and valued th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whenever the country was in danger, manifesting the per‐

severance and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xi people and reflecting the generality of spiritual interrela‐

tion in literature creation.

Key words the literature of Jiangxi；the west of Yangtze River；Ouyang Xiu; Huang Tingjian；Tang

Xian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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